
人物访谈

科学探索与科普创作相伴而行

——访林之光

尹传红

林之光简介

气象学家, 科普作家。1936 年 1 月生, 江苏太仓市人。1959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气

象系。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曾任《中国气象报》总编辑。1992 年开始享受国

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毕生从事气象科学研究 , 出版专著 3 部 , 如《地形降水气候学》、《中国气候》;

发表中英文论文 70余篇。研究成果曾获省部级科研二等奖。

毕生喜爱思考、研究 , 喜爱科普创作。有科普著作约 20 部 (含主编) , 如《环球

凉热》、《气象万千》、《气象与生活》; 发表科普文章数百篇。作品曾多次获得国家和

省部级奖励。1990 年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评为建国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 1996 年

被国家科委、中国科协授予“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称号。近年来 , 致力于气象与诗

词文化、气象与哲学等方面研究。

从川东地区的高温干旱说起

尹传红 林老师 , 我注意到 , 近年来您常常结合新闻事件写文章 , 宣讲气象科学

知识。用我们新闻界的行话来说 , 您写的是有新闻由头的科普作品 , 或者说 , 您弄的

是“新闻科普”。相对过去而言, 这是不是意味着您的科普创作重点有了改变?

林之光 您的观察和判断没错。不过 , 过去我也写过不少新闻科普 , 因为我想 ,

结合新闻讲气象科学 , 应该是最容易受到社会关注和接受的 , 只是最近以来新闻科普

的比重明显偏大而已。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许多气象新闻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

而媒体上对它的解释和评论 , 我认为其中有些有较大偏颇甚至错误。作为一个气象工

作者, 我觉得指出这些问题是我应尽的责任。

尹传红 是的 , 我们的媒体也很欢迎这样“就事论事”的文章 ; 另外 , 从传播学

的视角来看, 适时的、有针对性的东西传播效果往往会更好。

林之光 同意您的看法。我觉得幸运的是, 我的专业———气象科学比较容易普及 ,

因为人人都生活在大气之中, 无时无刻不受到气象条件的影响; 而且, 近些年来, 由于

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气象灾害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因而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

所以, 如果说我的科普作品真的受到一些读者喜欢的话, 那是我的专业占了很大的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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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传红 前几天读到您的一篇新作《为何四川盆地高温伏旱与三峡水库无关》, 我

看它就不单单是解说某种现象 , 介绍一些知识 , 而且也论及科学精神和思想方法。我

觉得, 这相较一般的科普作品, 立意便显出“高”了。

林之光 谢谢您的夸奖。不过, 这篇不足 1 300字的小文, 倒确也体现出了我的科

普创作的一些特点, 这里不妨就多说几句。

今年夏天 , 四川盆地高温干旱 , 重庆等川东地区尤为严重。因恰值前不久三峡水

库蓄水达到 135 米高程 , 于是便产生了这场严重高温干旱是不是由三峡水库蓄水所引

发的问题。

我同意媒体上发表的对这场高温干旱成因的主流回答 , 不过 , 在为什么这场高温

伏旱与三峡水库建成无关这个关键问题上铺垫虽多, 但正面的回答却很少。

我的理由主要是, 因为三峡水库水面面积很小, 对四川盆地构不成什么重大影响。

例如 , 面积比三峡水库大得多的洞庭湖、鄱阳湖和太湖 , 它们对周围气候影响的范围

最多二三十公里。尤其是 , 夏季中大水体平均温度比气温低 , 如何能以低温水体引发

四川盆地大范围的高温伏旱呢? 还有 , 从比较分析得出 , 形成川、渝高温大旱的物理

成因, 关键不在地面 (更不在地面状态的少量变化) , 而是在天上, 即副热带高压中的

强大下沉气流。所以 , 今夏这场高温干旱的主要原因是大气环流异常 , 而非地面状态

“异常 (即三峡水库使长江增加了一点面积)”。此外, 我还认为, 认为高温干旱与三峡

水库有关的有关论者, 其思想方法存在问题, 而这种思想方法又有一定的普遍性。

尹传红 思想方法存在问题, 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林之光 指的是它的随意主观联想。例如 ,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有过“属羊的人

命苦”、“闰八月是大灾年”等说法流行, 有的还造成了不良影响。原因是社会上确曾

有过几个属羊的人命运坎坷; 也确曾有的闰八月年份出现了大灾。但问题是 , 相反的

事实可能更多。如果今年闰的是八月而不是七月 , 或许有人又会把它和四川盆地异常

高温干旱联系起来了。

显然, 要改变这种随意主观联想的思想方法, 我们的科普文章就不能只是讲事实 ,

而更需要普及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否则 , 实践已经证明 , 按下了葫芦还

会浮起瓢的。其实, 要想鉴别所联想的结论是否正确也并不难, 只需要进行正反对比。

例如 , 对于三峡水库 , 只须观察新安江等国内外大型水库建成前后周围较大范围气候

是否有显著变化 (实际上是没有) , 以及四川盆地今后夏季是否年年都会出现类似今夏

的严重高温干旱, 等等。

所以 , 这篇文章确实体现了我的科普创作的一些特点。例如 , 文章中有自已思考

的新观点、新内容 , 主要说别人所没有说过的 ; 尽量多从哲学角度进行思考 (虽然我

实践得还不好) , 等等。

“我更愿意被称作‘科学作家’”

尹传红 我觉得可以把您界定为“专家型的科普作家”, 即在某个科学技术岗位上

尹传红 科学探索与科普创作相伴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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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己的学术专长为基础 , 业余从事科普创作。像张景中之于数学科普和 (早些时候

的) 卞毓麟之于天文科普, 就是这样的类型。据我所知, 张、卞两位之所以钟情科普 ,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少年时代受到了科普作品的熏陶 , 进而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 后

来在从事科研工作之余 , 也不忘将科研中的所思所得“反哺”于科普。您又是怎样的

情况呢?

林之光 从头说来, 我写文章 (科普创作) 的冲动, 开始于 1954 年。那时我已在

上海国棉十七厂做助理技术员, 我周围的同事, 大都是学纺织的大专生。因为学历高,

大哥哥们都很神气。其中有一位叫于文瑜的 , 还曾在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他

的名字和手写字都变成了铅字, 这让我十分钦佩和羡慕, 认为那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但同时我也感受到了他们中有些人瞧不起我们中专生 , 这很挫伤我的自尊心。这

两方面的因素激发和强化了我继续求学的愿望。第二年, 我考上了南京大学气象系。

尹传红 选择气象学专业是您个人的志愿吗? 当时有什么考虑?

林之光 实际上当时我对气象系并不满意 (那时北大的气象专业是属物理系的) ,

我想上的是数学和物理系 , 因为我喜爱数学、物理 , 而且“学好数理化 , 走遍天下都

不怕”嘛! 但我还是怀着深造的愿望 , 到南京大学报了到 , 而且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

希望。

老实说 , 大学以及在上海工作期间我基本上没看什么科普书。我的钢笔字第一次

变成铅字 , 是在我们班的集体毕业论文《江苏气候志》一书上。尽管书中没有我们的

名字 (只署“集体编写”) , 但我们还是很高兴。

要说在这之前, 即从 1958 年起, 我就开始尝试科普写作了。那时主要是翻译一些

俄文书刊上的气象文章给报刊投稿 , 很惭愧 , 竟没一篇被选用。不过 , 写多了 , 慢慢

地也有了一些写作的经验和体会。

我的第一篇科普文章, 发表在 1959 年 12 月 24 日的《人民日报》四版副刊“小知

识”栏目上, 标题是《登多高, 望多远》。这篇五六百字的小文谈的是离地高度与可见

距离的关系 , 其中讲到的计算方法完全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主要是把地球近似当

作圆球 , 再用反三角函数公式 , 借助当时刚刚出版的九位对数表计算出来的 (其具体

计算方法还登在了 1960年出版的《中学数学》杂志上)。

此后 , 《人民日报》副刊部和国际部的相关版面又陆续发表了我的不少文章。从

写了东西无处发表 , 到在全国级别最高的《人民日报》上刊登文章 , 真可谓是“一步

登天”了。

尹传红 不用说 , 您一定是深受鼓舞 , 干劲越来越足。就您看 , 那时的科普创作

环境怎样?

林之光 怎么说呢? 您知道 , 长期以来 , 在研究单位搞科普 , 纯是“地下工作”,

因为科研是正业 , 搞科普常常被说成是“不务正业”, 不务正业当然肯定会影响正业。

因此, 研究单位虽不明令禁止搞科普, 但“搞科普的”也只能偷偷摸摸地干。实际上,

哪怕您纯粹是利用业余时间在家里爬格子, 也依然少不了闲言碎语。

尹传红 这种情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便是偷偷摸摸地干 , 要想让别人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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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难。我听叶永烈老师讲过 , 早年他在科教电影厂工作 , 在很好地完成科教片摄制这

个“主业”之余写些科普文章发表, 竟也招来领导的不满和指责, 甚至干涉。

林之光 是的 , 许多科普作家都有类似的经历。事实上 , 文革前在接连不断的政

治运动中 , 我没少挨批。渐渐地 , 我自己总结出了一点经验 , 每逢运动一到 , 我便主

动地站出来自我批判。那年月 , 真是搞得烦极了、腻极了。记得偌大个气象研究所

( 1978年改院) , 以至整个中央气象局, 文革前大概没有第二个愿写科普的人。

1978年到 1990年这十多年间, 科普创作的环境大大好转, 我们许多科普作家的创

作, 也从“地下”转到了“地上”。但主要的问题是, 科普文章、图书不仅不能作为职

称晋升的依据 , 反过来还会影响职称晋升 , 因为你不集中全力搞主业嘛。因此 , 当时

科普界称之为“背黑锅”, 可见其“负面影响”之大。

就我本人的情况来说, 好在自 1985 年后不断地有大部头专著和专业论文出版、发

表, 我得以评上副高、正高职称。我的科普热情也空前高涨, 创作了大量的科普作品。

唯一不愉快的是 , 有少数不了解情况的人 , 背后说我是“搞科普的” (但近年来已听

不到了)。

尹传红 您不愉快, 是因为您觉得搞科普低人一等或被人看轻吗?

林之光 我自己当然不会这么看, 否则我何以能毕生矢志不渝地从事科普创作!

实话实说 , 我科普的名气确实比科研大。但一般人只看见我在报上发表的短文章

(甚至连这些文章也没读过) , 看不到我的学术著作和论文 ; 另一方面 , 气象部门和社

会上有些人写的科普作品不够严谨, 常授人以柄, 因而“搞科普的”、“写科普的”便

常常成了贬义词。

其实 , 我一辈子没写过“天为什么下雨”、“为什么刮风”等最基础性的科普文

章, 我写的东西 (特别是近些年来写的) , 几乎都是以自己的反复思考和科研成果为依

托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 我更愿意被称作“科学作家”, 写“科学文章”; 而不是

“科普作家”, 写“科普文章”。我很担忧: 像我这样“搞科普”仍还被非议, 那天下若

尚有不如我的其他“搞科普”的人 , 岂不更被人看不起! 我觉得这不是小事情 , 而是

一个具有全国普遍性的问题。

科研与科普相辅相成

尹传红 科普工作对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重要性人所共知、不言而喻。但在现

实生活中 , 科普又往往被人看低、看轻, 以致科研人员一般都不愿意“沾”, 这是长期

以来一直存在着的矛盾现象。作为一位“专家型的科普作家”, 您怎么看待和处理科研

与科普的关系?

林之光 从我的科研和科普实践看 , 两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我喜欢创作科

普作品 , 也因为我爱思考 , 思考与我的专业有关的问题 , 并且一有所得便愿意把它写

出来发表 , 让大家知道。所以 , 由于我文章中有自己研究、思考所得的新内容这个缘

故 , 我的作品起点自然相对就高。这也就是文革前每次运动中我都被批倒 , 但却没有

尹传红 科学探索与科普创作相伴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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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批“臭”的原因所在。

尹传红 我曾听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陈芳烈先生评价说 , 由于您一直活跃

在科研一线 , 掌握了大量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资料 , 因而您的科普作品落笔准确 , 说事

论理皆言之凿凿 , 读来可信; 还说您的作品的魅力在于您善于运用中国文化的深厚积

淀 , 广征博引 , 一些看来颇显凝重的气象科学话题 , 在您的笔下都变得生动有趣 , 且

富有哲理。

林之光 芳烈先生过奖了 , 惭愧惭愧! 我对自己的评价是 : 虽一辈子没偷懒 , 但

写出的东西也只能达到勉强让人看懂罢了; 至于说“生动有趣, 且富有哲理”, 那应该

算作是我在创作上的理想和追求吧。

当然 , 由于我有科研工作的基础和成果作支持 , 所以我写出来的科普作品能够达

到一定的深度 , 而且内容一般都是教科书和专著、论文中所没有的。实际上 , 我的许

多科普文章都是自己专著、论文的普及。以前我曾说过 , 我的许多科学文章可以“三

用”, 即论文、专著和科普文章 (当然都要经过改写)。我的科普创作反过来也常能给

我的科研工作带来帮助。

例如 , 我国南方的伏旱 , 是我国夏季最重要的气候特点之一 , 但其范围、强度和

起讫时间等气候规律作为全国性而言 , 一直未见有论文探讨。我的《中国气候》专著

中的有关内容 , 就是根据原先发表在《地理知识》杂志上的科普文章 , 回过头来深入

研究并充实而成的。

此外, “中国的雨时”, 即我国降水时间的时空分布规律 (例如我国雨时最多的地

方是四川峨眉山, 年平均有 4 144小时, 而最干旱的地区只有 87小时) , 也是先发表在

《地理知识》, 后发表在《地理学报》, 最后进入《中国气候》专著的。“地形对我国冬

季气温的主要影响”, 则是先出论文, 后进专著, 最后改写为科普文章的。这篇文章讲

了许多趣事, 例如西北有缺口的准噶尔盆地冬季中是个大“冷 (空气) 湖”, 基本封闭

的四川盆地则成了大“暖 (空气) 湖”, 而我国冬季中基本没有寒潮的、最温暖的“大

温室”, 还是云南, 等等。

尹传红 科学探索与科普创作相伴而行 , 真让人羡慕! 我理解 , 这也是在专业和

普及这两个层面上的沟通与融合, 是科学活动的一“鸟”双翼啊。

林之光 的确是这样。我这辈子的职业主要是科学研究, 研究的对象是气象科学 ,

其中重点是中国气候 , 即中国的气候形成和变化规律。我的科普创作全过程 , 主要也

是围绕研究中国气候进行的。对中国气候的逐步了解和深入 , 同时贯穿了我的整个创

作过程。所以, 我的幸运之处正在于我的科研和科普的主要方向是一致的。这样看来,

文革前批判我科普创作“不务正业”, 实在是桩“冤案”。

在我 40 多年的创作过程中, 曾经有过两次令我印象深刻的重要顿悟, 也就是认识

上的飞跃。它们并不是通过科研课题取得, 而纯粹是在科普创作中产生灵感而完成的。

当然, 这两次飞跃, 说出来可能都平淡无奇, 但却花了我大约 40 年时间, 取得的也只

能说是初步认识。因而从中我真切地体会到 , 要在科学思想上获得哪怕一点点新的火

花, 也是十分艰辛、不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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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创作中的两次重要顿悟

尹传红 看来您把科普创作也当作研究来做了。能不能具体说一说您在科普创作

过程中的那两次顿悟?

林之光 您说得太对了。我下面就简单地说说这两次顿悟。

不知您是否注意到 , 我国的气候跟世界同纬度地区相比 , 冬冷而夏热 , 同时又冬

干 (少雨) 而夏雨。也就是说 , 从客观上讲 , 我国气候的变化是相对比较极端的。我

的第一次顿悟, 就是关于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那是我参加科研工作以后不久 , 从文献资料中看到 ,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国外的地

理决定论者主观武断地说, 中国由于气候不好 (指气候变化比较极端) , 在国力上最多

只能成为二等强国。这个论断深深刺伤了我的民族自尊心 , 气象界也一直把它当作

“国耻”。

然而 , 我查遍所能找到的专著、论文 , 却没能找到从气象科学的角度对这种论点

进行批判的文字。也许因为他们根据的是“事实”。从那时侯开始, 我就一直在琢磨这

个问题: 应该如何正确看待我们国家的气候?

尹传红 这恐怕不仅仅是个科普话题, 应该也算得上是一个科研课题了吧?

林之光 没错 , 这个问题确实很难 , 我参加工作后一直也没有中断过对这个问题

的思考和探索。

这个问题 , 我最早是从科普的角度来切入的。1963 年初 , 我写了一篇千字文 , 题

目叫《我国的严冬》, 发表在当年 1 月 19 日《人民日报》第六版副刊的“知识小品”

栏目里。当时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 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不过写这个题目 , 必然要讲

到冬冷的许多坏处; 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 又不能全讲缺点。怎么办?

逆向思维帮了我的忙! 自己心想 : 按照唯物辩证法一分为二的观点 , 世界上的任

何事物都有两重性 , 总有有利和不利两个方面 , 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能互相转化 , 没

有绝对好或绝对坏的东西。具体到严冬这个话题来说 , 如果一下找不到严冬直接的、

重大的有利方面, 找些间接的也行啊。

尹传红 也就是换一个角度去考虑问题, 来个“曲线”证明。

林之光 对! 于是 , 在文章的最后出现了这么一段话 : “应该怎样来评价冬季风

呢? 我们知道 , 在夏季里 , 海陆之间的热力差异造成的是偏南的夏季风。冬季风虽然

缩短了农作物的生长期 , 但从海洋上来的夏季风 , 却给作物在旺盛的生长季节带来大

量的雨水, 使我国的东南半壁成了富饶的米粮之川。”

尹传红 话里您要表达的意思是 : 冬夏季风对立存在于大陆性季风气候之中。如

果没有严寒的冬季风 , 哪来携雨的夏季风? 没有携雨的夏季风 , 又哪来富饶的米粮之

川?

林之光 是的。老实说, 当年得出那样的认识、写出以上文字, 有点儿歪打正着。

对这个问题比较自觉、全面的认识, 体现在我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中期写的两篇文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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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一篇是《对我国气候的几点认识》 (载《气象》1975 年第 9 期) , 一篇是《谈谈我

国的严冬》 (载《地理知识》1976年第 1期)。

这两篇文章, 通过 4个方面: 冬冷也有好处; 夏热使我国水稻、棉花、玉米等喜热

高产粮棉作物分布界限之北, 世界数一数二; 我国雨季在夏, 雨热同季, 因此夏季中丰

富的光照、热量和水分都能得到充分利用, 是一种优越的气候资源; 我国南方成了世界

同纬度回归沙漠带上的“大绿洲”, 从理论上批驳了地理决定论者孤立、静止、片面和表

面地看问题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指出了他们“虽然根据的是事实, 但得出的却是错误

的结论”的哲学原因, 理直气壮地颂扬了我国大陆性季风气候也有巨大的优越性。

尹传红 您的第二次顿悟呢?

林之光 我的第二次顿悟 , 悟出的是 , 我国这种世界上很特殊的气候 , 不仅直接

影响到我国的自然景观、农业 (气候资源和灾害) 以及经济建设 , 而且对人们的衣食

住行、风俗习惯 , 以至文化等都有深刻的影响。或者说 , 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 无不

深深地打上了这种特殊气候的烙印。

例如 , 我国很早就出现了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 , 农民像打仗一样按节气和物候种

地。否则, “人误地一时, 地误人一年。”而西欧等许多海洋性气候国家, 到现在还只

有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 4 个节气。因为那里的气候变化和缓 , 并不需要更细地划

分。可见, 正是中国的冬冷夏热气候, 促成了世界上特有的节气文化的诞生。

再如 , 我国特殊的气候对诗词文化影响也十分深刻 , 因为李白、杜甫他们也生活

在中国气候之中。冬冷夏热、四季鲜明的特殊气候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创作环境和灵

感 , 他们也必然会用四季气象景物来抒情、喻志、讽刺时弊 , 以泄愤、发牢骚等 , 因

此特殊气候影响下的中国诗词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特殊性便是不言而喻的了。我

们只需举出大家熟悉的雷锋的座右铭就可以明白 : “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 , 对工作

像夏天一样火热 , 对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 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请问, 如果雷锋不是生活在中国, 他会写出这样的座右铭吗?

我的第二次顿悟 , 也使我的科研和科普研究突破了纯气象科学领域 , 与社会科学

领域相结合 , 这是一个全新的天地。不过 , 回过头一想 , 这也是十分平常的事 , 因为

事情本来就应该是那样的嘛。

尹传红 重要的是 , 只有站在这个高度上 , 才有可能去能动地构筑季风气候对我

国人民生活、民俗以至文化等人文影响的总框架 , 并以哲学的眼光、历史的尺度和文

化的视角去审视“环球凉热”这样一个科学话题。这就完全“跳”出了传统科普的表

述方法, 使作品更具深度, 其内涵也更为丰富。

林之光 谢谢您的高看。这正是我十分向往的一个创作境界。很遗憾 , 努力了大

半辈子, 也只是刚刚悟出了点这些本是十分平常的道理。

科普创作的四个阶段

尹传红 请再说说您的两次顿悟对科普创作历程有些什么关系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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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之光 回顾自己 40 多年的科普创作历程 , 我把它分为 4 个阶段 , 即“发现事

实”、“寻找联系”、“豁然开朗”和“科文交汇”。

前两个阶段大体分别开始于上个世纪 50年代末 60年代初和 70年代中期。

实际上 , 科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也是发现事实。我发现的第一个科学事实 , 刊在

如前所说的《江苏气候志》上: 南京 (实际是普遍性规律) 7 月的平均气温和降水量呈

反相关。科学研究的第二步也是寻找已发现事实的成因与其他事实的联系。我找到的

中国气候中的最重大的联系 , 就是我的第一次顿悟 , 即建立了我国冬夏季风之间的联

系, 建立了我国最主要气候资源和最主要气候灾害之间的联系。

第三阶段 (开始在 90 年代中期) 源于我的第二次顿悟。即把气候对我国的影响 ,

从局限于农业、自然景观、经济建设等自然方面 , 拓展到了人类的衣食住行、风俗习

惯以至民族文化 , 即人文社会。也就是说 , 自己对“气候对我国影响”的认识 , 已经

从矛盾的特殊性 (仅影响自然和物质世界) 上升到了普遍性 (物质和精神 , 自然和社

会)。

尹传红 因而您就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林之光 正是这样。这种“洞察一切”的感觉真让人高兴 , 因为经历了很长时间

的探索和思考, 终于明白了点什么, 有了认识上的飞跃。

第四个阶段开始在进入 21 世纪前后。即在科普创作过程中 , 我开始实践把文学、

历史和哲学的内容有机地融入气象科学内容之中 , 写出了一些自已的比过去深刻的作

品 , 如《沙尘暴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灾害》、《台风的哲理》、《中国气候与中华文

化》、《中国气候诞生了中医学》、《春捂秋冻提法不科学》、《天路风云亦堪赏》, 等

等。

应该说, 《环球凉热》一书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的出版 ,

是我的科普创作基本进入第四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本书与《谁主沉浮》、《正负解

析》、《以微知著》一道, 被列入“矛盾着的世界”丛书———这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套

以矛盾变化规律为主线来写自然科学的丛书。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点 , 是

向全社会进行哲学和自然科学 , 以及两者结合点上的全新的形式和内容的普及。我认

为这套书的立意是高的, 创意是成功的。

书中 , 我以矛盾规律为主线 , 梳理了气象学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在“矛盾的普

遍性”问题中讲解了世界上各种基本气候和重大气候的成因 ; 在“矛盾的特殊性”中

主要介绍我国特殊地理条件形成的我国的特殊气候 , 以及这种特殊气候对我国人民生

活和中华文化的影响 ; “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的影响”主要从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造成矛盾转化, 谈到了由此酿成的几种全球性“弥天大祸”, 等等。

尹传红 《环球凉热》这本书我拜读了 , 心里的感受是它角度新颖、视野开阔 ,

颇有启发意义。丛书“主编的话”写得也很好, 它让我们明了: 世界是在矛盾中运动、

发展和演变的。认识事物的矛盾运动 , 就可以在本质上理解事物而不至迷惑于事物的

表象 ; 就可以从规律上把握事物而不至迷失于事物的变幻 ; 就可以从宏观上总揽事物

而不至迷乱于事物的纷繁。我想, 如果我们的科普作品让人读后都能产生这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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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给读者带来多大的阅读附加值啊!

林之光 遗憾的是 , 我没有把它写好。不过 , 通过实践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今后

我还会继续努力 , 用哲学指导我的“气象学与诗词文化”、“气象学与中医养生文化”

等其他方面的学习、研究和科普创作。

最后, 我想借您的这次专访, 表达一下自己对 48 年来在我的科普创作历程中 , 给

予我诸多帮助的各位师友、同行和编辑的感激之情 (下面只能列一少部分)。没有他们

的关心、提携、帮助, 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这是我的心里话。

他们是: 在我的单位中国气象局里 , 有邹竞蒙局长、唐昭东院长 ; 在科普界中的领导

和朋友有章道义、陶世龙、汤寿根、陈芳烈、庄似旭、郭正谊、张开逊、王直华、金

涛、卞毓麟、陈天昌等先生: 在报刊出版界的领导和朋友有高泳源、周光楣、陈仲雍、

周舜武、陆正华、刘道远、杨长新、赵之、黄天祥、黎宗科、康健文、黄传书、喻纬、

杨虚杰、高立林、薛晓哲、王洪波。

我深深地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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